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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伙计，可不可以给根烟抽？”
6月26日晚11点，在宝汉直街的af-

rican food pizza coffee餐吧，记者随着店
内播放的bob marley音乐自斟自饮，邻
桌一位非洲男青年微笑着转向记者，
做了一个夹烟的手势。

因为抽了记者的“大中华”，这位
身穿整洁条纹白T恤、褐色长裤的年
轻人坚持为记者要了一瓶喜力啤酒。
对于他的热情，记者表示不用帮着买
酒了。年轻人立刻不高兴了，他说，在
我们国家可不喜欢这样。

这个年轻人叫Nunu，今年28岁，来
自西非的布基纳法索。在维基百科上，
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国家是
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
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Nunu从事轮胎生意，就是将中国
生产的轮胎运回自己国家卖掉，赚取
差额。Nunu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却
不会汉语。每当去佛山、义乌的工厂挑
轮胎时，Nunu总是带一个会汉语的非
洲朋友当翻译。

一米七的个头，瘦瘦的，走在广州
街头，Nunu并不显眼，除了那个闪闪
发亮的光头。

Nunu来广州半年了，他喜欢这里
价格低廉却又足够丰富的商品，还有
随处可见的公园、绿地。在非洲，就是
因为那些无处不在的“M a d e i n
China”，刺激了他对中国的向往。

“广州，可爱，又残酷。”Nunu说，这
里商机很多，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会
过得很舒服；如果生意不好，没赚到多
少钱，日子就会过得非常困难，因为房
租、电话费、交通费都要花钱。

除了电话费、房费、打车费、饭钱
等开支，平均下来Nunu每天能净赚300

元。他和哥哥在广州下塘西路一个他
们都叫不上来汉语名字的小区里租
了一套两室一厅，月租2500元。他很喜
欢这个房子，卧室里有一张实木大床，
浴室里还能洗桑拿。

对于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说，
Nunu的收入并不低，已经算是圈子里
的成功人士了。但Nunu像其他非洲人
一样，钱赚得快，花得也快。每当在非
洲的朋友来广州找Nunu，Nunu会包下
他们在广州的全部开销，还要陪他们
买手机、电脑。上个月来看他的朋友让

Nunu花掉一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半
年，Nunu已经接待了好几位这样的朋
友。

但谈起这些让他“大出血”的朋
友，Nunu脸上没有丝毫的厌烦，反而
很开心。他说，等自己回国了，朋友们
也会热情地招待他。

Nunu在宝汉直街的越洋商贸城
租有一间办公室。他每天都是上午10

点以后起床，凌晨2点后睡觉。除了忙
着做生意赚钱，他喜欢和朋友一起逛
附近的商贸城。和在广州的绝大多数
非洲人一样，Nunu仅有的娱乐就是去
非洲人聚集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蹦
迪。Nunu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来广州
之后一次球也没踢过。

在Nunu眼里，他更喜欢香港，而
不是这个能给他带来发财机会的广
州。虽然他在广州的时间要远远多于
香港，但在广州他没有中国朋友，而在
香港有好几个中国朋友。

Nunu喜欢拍照，他的手机里有很
多自己的照片：在广州的天桥上、公园
里、饭店里、租住的小区里，照片中的
Nunu有些羞涩。他兴奋地一张接一张
地翻动，告诉记者每张照片是在哪里
拍的。

Nunu手机里还有两张中国小孩
子的照片，他说这是认识的一个中国
人的孩子，“他们真可爱。”

比起其他非洲人来说，Nunu要幸
运得多，他有一个中国女朋友，他们是
在宝汉直街上一见钟情的，是女孩先
问的他，“你来自哪里？”

Nunu的女朋友在佛山工作，时常
过来看他。两人每次吃饭都很纠结，因
为Nunu吃不惯中国菜，而且不会用筷
子。

Nunu很想和中国女朋友结婚，却
有些犹豫，因为自己和女朋友生下的
小孩不能取得中国国籍。

只要在广州呆满三个月，Nunu就
得去香港续签一次签证，这在Nunu看
来既麻烦又浪费钱，他自己不清楚为
什么需要这样。

Nunu渴望融入这个城市，想在
广州长久地生活下去，他相信，中
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但对于他来
说，待在中国的最大障碍，还是身
份问题。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

个事实，你们来中国的目

的，不是想‘非’下来”

6月28日凌晨，欧洲杯半决赛开
赛前夜，广州市越秀区宝汉直街一
家非洲餐吧里，坐满了非洲人。

午夜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煎
鱼、薯条、青岛啤酒，一屋子人说说
笑笑，随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扭摆着
身体。

“在我们国家，现在才下午4点
钟，你让我们现在去睡觉，根本睡不
着。”一名非洲年轻人给记者看他手
机上的时间，正是北京时间午夜12

点。
这家中国人开的餐厅，是宝汉

直街上的非洲人喝酒聚会的重要场
所。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场比赛，由
于这里的非洲人大都听不懂汉语，
服务生索性关掉了CCTV-5的现场
解说。

这场无声的半决赛还是让非洲
人看得热血沸腾。每当出现进球机
会或者故意犯规时，总会引发阵阵
惊呼声。最终，西班牙队依靠点球绝
杀葡萄牙队时，一个非洲年轻人激
动地与同桌的记者握手，再握手。

这场比赛开始几个小时前，夏
季的广州，太阳刚刚落山，宝汉直街
和周围街道生意开始红火起来，道
路水泄不通，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而在10天前，在离宝汉直街不远
的广园西路，刚发生了一起非洲人
聚集事件。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俗称“巧克
力城”的非洲人在广州主要聚居地，
街上的巡逻民警并不比其他地方多
多少，只是街头的治安岗亭密度要
大得多。沿街商店和地摊汇集了各
式各样的商品，从服装鞋帽到日常
百货，再到煮玉米花生这些街边小
吃。

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
来到广州，将廉价的中国商品运往
非洲销售。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
涌入广州，在广州形成了全亚洲最
大的非洲人聚居区。目前在广州的

非洲人主要聚居在越秀区小北、矿
泉街道、下塘西以及白云区三元里
一带。他们多数来自尼日利亚、几内
亚、加纳、肯尼亚、喀麦隆等国家。其
中尼日利亚人最多，其次是肯尼亚
人和加纳人。

2007年底《广州日报》曾报道，当
时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以十万计。
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
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
30%至40%的速度递增。

李志刚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
研究中心副教授，从2006年开始，他
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
进行跟踪调查。刚开始做调研时，非
洲人常常反问李志刚，“你的研究能
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次谈话后，我
们还能做朋友吗？”

“至少，我可以澄清一个事实，
你们非洲人不是外界想的那样，来
中国的目的，就是想‘非’下来。”李
志刚回答。

在调查中，李志刚交了些非洲
朋友，大家互相往来，经常吃饭。其
中一个加纳朋友，做生意时碰到了
法律纠纷，李志刚帮他翻译资料，帮
着找律师。但也有一些非洲人，特别
是尼日利亚人，在认识李志刚几天
后就突然跟他联系，找个借口让李
志刚往他卡上打上几百块钱。

据李志刚调查，2008年广州合法
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

人。非洲人来到广州，第一站便是位
于广园西路的迦南外贸服装城，这
里靠近广州火车站，交通、饮食、住
宿非常便利。随着非洲人的到来，周
围相继崛起了许多中非外贸城，周
边街道也成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
居住地和活动区域。

一条环形天桥，把小北路和宝
汉直街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
地区连接在一起。从空中俯瞰，一条
铁路将这片区域横向分割成漏斗形
区域。铁轨路基南边，是小北路的商
用写字楼——— 著名的天秀大厦；铁
轨路基北面，是典型的城中村。

如今，在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
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
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

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走在上述街区，满街非洲人让

你仿佛置身异国，而在广州其他地
方，几乎见不到一个非洲人。

李志刚曾经跟在广州居住了十
年之久的非洲人打过交道，虽然他
们在广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却
很难交到中国朋友，也很少与本地
人打交道，在广州去过的地方很少，
仅仅局限于一些酒店等，平时的体
育和娱乐活动特别少。

广州人睡得正香时，非

洲人在喝酒聊天吵架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
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
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
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
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
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

2012年6月18日，一名尼日利亚
男子乘搭电动车时与车主因车费纠
纷发生打斗，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
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次
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示威。

李志刚说，越秀区出了这两起
非洲人群聚事件后，一些非洲朋友
很委屈。他们告诉李志刚，绝大多数
非洲人都是很好的，希望能够跟本
地人好好相处。在李志刚看来，2006

年后广州本地媒体对于非洲人的负
面报道开始增多，中国人与非洲人
之间的摩擦才开始显现。

“他们这么穷，还这么嚣张。”宝
汉直街一家服装店的店员告诉记
者，本地居民习惯把生活在这里的
非洲人称作“鬼佬”，很多居民不喜
欢他们，除了体味和香水味较大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
式和本地人完全不一样。这些非洲
人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每当半
夜本地人睡得正香时，非洲人会喝
酒聊天、放音乐、吵架。在宝汉直街，
有钱的本地人都搬到环境更好的小
区了。

宝汉直街周围多是老旧的居民
楼，楼挨着楼，狭窄的楼梯仅容一人

通过，房间面积小，闷热潮湿。一个
单间租金只有300元，带空调、冰箱、
家具的一室一厅租金要一千多元，
两室一厅的租金在二千多元。很多
非洲人都在这里租房子住。居民楼
的阳台上挂满了非洲女人穿的连衣
裙。

在广州，非洲乘客不受出租车
司机欢迎，非洲人被拒载的几率相
当大。

几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非
洲人身上的体味和香水味让人不习
惯，而且他们不讲究卫生，会在车里
吃东西、吃瓜子，还会直接把瓜子皮
扔在车里；再就是斤斤计较，如果一
个非洲人知道两地之间打车的价
格，碰到堵车，多出来几块钱他是绝
对不给的，燃油附加费也不给。“也
就是广州这个城市包容性强，中国
哪个城市能容下这么多非洲人！”一
位的哥说。

但在宝汉直街一家旅店的服务
员老王看来，他接触过的非洲人都
很不错，有礼貌，就算不认识，也会
友好地跟人打招呼，“还会给你从几
块到一百块不等的小费。”

在北较场路的cups咖啡馆里，来自
中东的男店员告诉记者，他来广州两
年了，广州人对于他们的态度，比对非
洲人要好很多，也有礼貌很多，他不知
道是为什么。“可能是非洲人太多了，
本地人不喜欢吧。”

合法身份比什么都重要

前段时间，中国开始清理“三
非”人员，而广东是较早查处“三非”
的城市。

2006年底，广州市公安部门组建
了查处“三非”外国人的机动队和专
业队。从2007年起，每两个月在涉外
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清查行动。

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非洲人
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移民政策
历来严控，很多来自非洲的个体商
户由于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
州亚运会前后，广州对于“三非”人
员的排查力度明显加强。2008年1月，

广州首家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在
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挂牌成立，
其职责包括提醒辖区内的外国人到
期办理临时住宿登记，发现过期未
办理签证或属于“三非”的外国人时
立刻通知当地派出所。

其实，从2007年起，当地派出所
就对在丽江花园内的二手房中介公
司实施“看房准入制”，丽江花园暂
住的外国人大幅度下降，非洲人从
上一年的2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人。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
长于雁群向媒体透露，2007年广州市
外籍人员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曾经作
出决定，全市所有外国人聚居超过
200人的镇街，都要逐步成立专门的
外国人管理服务社区工作站。目前
广州、深圳等珠三角10个城市建有
106个外国人管理服务站。

2008年7月，广州市政府颁布《流
动人员管理规定》，首次明确将散居
外国人纳入流动人员管理范畴。这
个规定强化了对外国人管理的三个

“必须”：经商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租
房必须进行登记，就业必须持证(就
业许可证)上岗。

越秀区登峰街是境外人员高度
聚集的地方，2009年在越秀区登峰街
道办登记在册的外国人超过3000人，
来自85个国家，未登记的流动人口更
多，其中70%来自非洲各国。登峰街
辖区内的金麓山庄如今已成为“境
外人员居住示范小区”。

官方对于“三非”的打击力度，
让在广州非法居住的非洲人日子很
不好过。据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蕾了解，在广州非法居留
的非洲人如今数量越来越少，他们
一般都是居住得比较拥挤，生活状
态很隐蔽，经常会多人共用一本护
照，以应付检查。

“大家都有钱赚就好啦”

来自香港的暨南大学学生陈琳
一直关注在穗的非洲人与广州的文
化融合情况，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也
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下转B07版）

这就是广州，可爱又残酷
本报记者 郑雷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

狱。”这段经典台词出自姜文之口。1993年热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饰演的一位到纽约追寻“美

国梦”的中国大提琴手，后来沦落到餐馆洗盘子。

20年后的中国，一位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青年，到广州追寻他的梦想，他的“经典台词”是———

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本人在上海古北、中东人在浙江义乌、非洲人在广州小北路……当在华的老外们在中国各
个城市形成了一个个聚居群落时，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他们？当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时，如何面对那些涌入中
国的“好老外”、“坏老外”？

我们把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纳入观察视角，在清理“三非”人员的背景下，素有“中国最包容城市”之称的广州，如
何面对这个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那些在中国淘金的非洲人，他们的梦想与困惑又是什么？

齐鲁晚报：非洲人涌入广州，跟上个世纪
末中国人涌入欧美国家是否有相似之处？现
在的非洲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融进广州人的
生活？

李志刚：有相似之处，但我国历来不是移
民国家，没有移民传统，非洲人涌入中国，无论
是政府还是民间，可能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
中国迈入全球化的一个进程，现在出现的问
题都是正常的。

非洲人融合进广州本地生活，我认为可
以分四个过程：一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交流
沟通，二是经济上的沟通交流，三是社会与文
化层面的融合，四是通婚与种族融合。目前非
洲人在广州的生活，正处于第二个过程。

齐鲁晚报：最近几年在广州的非洲人的
生存环境有什么明显改变吗？

李志刚：2008年金融风暴后，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走高，沉重打击了非洲人在广州的
生意，他们的利润急剧降低。非洲人和中国
人做生意，会一分钱一分钱地谈，这种情况
下，很多小商户就呆不下去了。2011年初，很
多非洲客商选择了离开广州。

齐鲁晚报：为何广州能成为亚洲最大的
非洲人聚集地？相比于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
本人在上海的古北形成聚集区，广州为什么
能容纳这些来自经济相对落后国度的非洲
人？

李志刚：我认为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
结合。上世纪末第一批来中国的非洲人，很
多都在东南亚和香港生活过，1997年金融危
机让他们来到中国，而他们恰巧挑选了广州
的小北。广州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这是
经济原因。小北以前就有很多居民是穆斯
林，很多非洲人也是穆斯林，这让他们在文
化和信仰上认可小北，这是文化原因。广州
的气候和东南亚很相似，让原来在东南亚的
非洲人比较习惯，这是自然原因。

历史上广州的移民和侨民很多，有外国
人居住的历史较早，明、清时广州就是重要
的通商口岸，当地人能够接受异域文化；广
州人比较讲究实用主义，只要相互之间没有
矛盾，你挣你的钱，我挣我的钱，就能够和平
共存，这也是广州的一个传统。从中国内地
其他城市到广州的外来人口也比较多，比如
农民工群体，这让广州更加包容。有个比利
时朋友告诉我说，在北京的时候他经常感觉
束手束脚，在广州就不会。

齐鲁晚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被很多外国人士视为淘金之地和实现“中
国梦”的地方，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但最近这
一年来，接连发生多起有关“好老外”和“坏
老外”的事件与争议，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
社会心态？

李志刚：这表明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正朝
着正常心态、正常观念回归。以前是“崇洋媚
外”，现在发现原来老外不一定比中国人强，
老外也是有贫有富。一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
喜欢贴标签，实际上差异化和多元化才是各
类族群与社会的本质。这些老外来自不同国
家，有着千奇百怪的背景，有好有坏也是正
常的。现在到了该去掉“老外”标签的时候
了。

齐鲁晚报：非洲人想要融合到广州当地
人的生活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志刚：我认为是时间。这是一个大浪
淘沙的过程，“三非”终将被淘汰，而真正要
跟中国人做朋友、对广州有贡献的非洲人将
会留下来，并实现自己的价值。

格专家访谈

到了该去掉

“老外”标签的时候了
本报记者 郑雷

■采访嘉宾

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

究中心副教授

非洲人混在广州
本报记者 郑雷

（上接B06版）

经过几个月调查，陈琳觉着，虽
然现在很多广州人仍然习惯称非洲
人为“鬼佬”，但非洲人逐渐融入广州
人的生活这一趋势不可阻挡。越来越
深的经济往来，加速了广州人与非洲
人互相接受的程度。

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就能感受到
这样强烈的“融合”气息。

这是一个以非洲人为主要客户
群体的大型批发商城，迷宫一样的通
道，狭窄的走廊，一家家紧挨的小店
铺，非洲面孔的塑料模特。在这里，无
论是牛仔裤、连衣裙，还是童装、鞋
类，很多款式都已过时，但在非洲却
极其受欢迎。“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

们对名牌也不在乎，只要好看、耐穿
就行。”一位正在挑选东莞产“Adidas”
牛仔裤的尼日利亚商人说。

6月30日下午，记者在迦南外贸
服装城内转了一圈，服装城内几乎清
一色的非洲客，不时有非洲人提着几
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与记者擦身而
过，他们像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活跃在俄罗斯的“中国倒爷”。

店铺虽然狭小，但每家店里几乎
都放着一两个塑料凳，店家多少会一
点英语，非洲顾客会坐在塑料凳上，
和手拿计算器的老板谈价。非洲人的
杀价本事，让很多店主不胜其烦，但
他们也消化了大量的过时库存，这让
店主对他们又爱又恨。

一家鞋店内堆满了各式鞋子，价

格从每双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女店
主王苹告诉记者，店里的主顾，非洲
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王苹偶尔
会碰见反悔的非洲客，他们面对已经
按要求生产出来的一堆鞋子，却只肯
购买当初交的几百元订金的量。每当
这时，她只能自认倒霉。

王苹对这些非洲人“爱大过恨”。
非洲顾客支撑着这里的大部分生意，
他们订下商品、交完订金就会来拿，
从来不会签什么合同。

王苹说，订金一般为几百元钱，绝
大多数非洲人订下多少商品就会来拿，
但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差，说好了两天
后来取货，可能得等四五天。打电话问
他们怎么还不来时，电话那头会笑着
说，现在有一点事，一会儿就去取。这个

“一会儿”，可能又得一两天。
一些经常和非洲人打交道的广

州市民告诉记者，如果一个非洲人给
你时间上的承诺，千万不要太认真，
因为他们不会守时。

李志刚分析说，“不守时”在非洲
根深蒂固。非洲道路交通条件差、警
察检查频繁、经济水平落后，误点也
就成了家常便饭，索马里谚语“慢的
攀登者不会掉下来”和尼日利亚谚语

“拖延不碍事，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道出了非洲人的时间观念。

喜欢喝早茶的广州人的生活节
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已经算相对缓
慢的，但是非洲人慢腾腾的生活节奏
让习惯了快频率的中国人心急火燎，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跟非洲人做生意，就得适应他
们的习惯。我们有我们的习惯，他们
也有他们的习惯，相互间多体谅尊重
一点就好啦。”在王苹眼里，这些非洲
人跟那些来自外省的中国人没什么
两样，“非洲人在这边也没什么啦，大
家都有钱赚就好啦，非洲人如果想融
进我们的生活，慢慢来就好。”

在陈琳看来，信仰也是促进广州
人和非洲人相互接受的一个桥梁。位
于一德路旁的石室圣心大教堂，每天
都会有非洲人前来做弥撒。在教堂
里，身居异地的非洲人可以暂时放下
烦恼，也会有更多机会结识广州当地
的天主教信徒。

对很多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来
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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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街头的大排
档，本地人与非洲人各自
聊得开心。

▲宝汉直街上这些老旧的居民楼，是非洲人在广州的家。郑雷 摄

迦南商贸城，非洲人是这里的主要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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